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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浮云  38×25×3cm（框） 12.5×10×6.5cm（浮云）综合材料浮云 不锈钢台  2012 年《颂》

今年五月国际游艇展在台湾开幕，蔡志松一个张开双臂的

武士成为了标志，这个中国武士的形象，好似一架穿越时空而

来的游艇，它能跃入大海，乘风破浪，一览碧海。这证明蔡志

松在处理古典、商业、时尚等关系中，有清晰、准确的判断能力。

他的雕塑作品不管是在严肃的高层次的展览中，还是在一些轻

松的场合，都各得其所和相得益彰。

玫瑰花作为爱情符号已流行了近千年，人们已经见惯了，

艺术也在不断地表现，让它出神入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雕塑是

有难度的。蔡志松特别选用了锡这种金属材料，他这样描述：“玫

瑰美艳、象征爱情，而铅既沉静又绚丽；既柔软又沉重；既可

塑又易毁；既稳定又具毒性，虽是

金属却很脆弱。用铅的材料属性和

玫瑰的自然造型结合描述爱情，观

点应该是明确的。爱情和其它事物

一样，其真实面貌并非与自己看到

的和想象的一致，爱情犹如这绽放

的铅玫瑰，品者自知”。这朵时尚

的《玫瑰》，应该算作蔡志松的小品，

一个轻松的另类变奏，是雕塑语言

对时尚的一个经典解读。因为经典

是过去的时尚，时尚也可以是当下

的经典。

三、从人生如浮云到嘎巴拉甘
露碗

蔡志松的性格是隐忍的，他和

和气气、话语不多；是勇敢的，他

能走出优越的体制、染指时尚；是悲悯的，这是真正的艺术家

必须具有的情怀；是自觉地或是不自觉地，这也是艺术家最好

的分寸感。从人生如《浮云》，显示参透人生才能获得平静，

这片洁白的浮云用现代磁悬浮技术，彰显对人生和我们生活的

世界的诗意呵护。沉重的《嘎巴拉甘露碗》图 6，在他的手下，

各种技术指标被完美切割和表达。蔡志松以中国视角在国际艺

术圈内又以流行符号再一次发声。

藏传佛教用人头骨制作甘露碗，其作用是供奉护法神或佛

菩萨，是一种法器，铜鎏金制，有很高的收藏价值。时尚界把

骷髅头、心形、十字架、红唇、翅膀等，有简单元素、鲜明寓

意的图像，流传为经典时尚符号。骷髅的意思是死亡才显示出

生命的最高意义，是生的反面、是生的补充，它是追求自由、

反叛约束的。之所以运用这些流行符号、其实蔡志松是在寻找

一种特质，就是各种元素背后所隐藏的现代性，他一心一意在

流行中寻找历史的诗意，再苦心孤诣地把它变成真正的雕塑。 

时尚具有商业精神，时尚的雕塑却可以不妥协于雕塑的标

准。时尚雕塑不是商业，它来自对正在发生的事物的观察和表

达冲动，并没有预设的盈利目标。时尚的本质是标新立异与艺

术的本质是一致的，它容易蔓延、具有传染性，所以与时尚结

合的雕塑更具有感染力，更能够在现代社会扩大影响。时尚是

一种历史现象，严格的说传统社会只存在仪式而没有时尚，时

尚是启蒙运动以来近代社会的产物。时尚有时候被作为肤浅的

代名词，这是一种很不全面的误解。

四、从时尚的助力到可平等对话
时尚具有广泛的传播性和接受性，从这一角度时尚或许可

以导致世界性的艺术。蔡志松说：“我要做的就是打破这种一

元化，开创另外一种现代艺术样式，一种能体现我们东方民族

气质，能包涵我们中国几千年文化底蕴的现代艺术语言，在宏

观的文化领域里真正和国际对话。”历史上每个时代都有代表

性的流行元素，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出现了一种怀疑世界、崇尚

自由的社会风尚，这种流行风潮席卷了艺术的方方面面，它成

为了那个时代的时尚标志，对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美国学

者马歇尔·伯曼这样描绘这种前景：“现代的环境和体验穿越

了地理和族性、阶级和国家、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所有界限：在

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性联合了全体人类。但是这是一个充

满悖论的联合，一个分裂的联合：它将我们卷入到永久的瓦解

与更新、斗争与矛盾、模糊与痛苦的大漩涡中。要想成为现代

就要成为宇宙的一部分。”3

五、雕塑家本人的位置——个人自由
用雕塑时尚来解码本土文化，这种具有后现代主义的方式，

既包括作为文本的雕塑也同时包括作为生活方式的雕塑家本人。

蔡志松研究佛教及藏传佛教，东方美学和禅宗，东方文化在他

的艺术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时尚中高端艺术的缺席既是不

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这体现在艺术对时尚的良好引领作

用和资本与艺术之间的互相吸引。在时尚中艺术家的缺席，即

隐身于艺术之后，更显得没有太大必要，自己的代言也许是一

种最准确的代言，同时也满足了大众的“窥视”欲望，也满足

了现代人的“自我展示”欲望。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扩大社会

影响力，可以避免优秀艺术被现代社会的大量信息所覆盖，同

时也是文化先锋即时尚艺术家的社会责任。

蔡志松并不局限于传统文化这一题材，他表现为随机和多

元的选择。这种选择是一种时代特征，是一种个人自由，自由

构成了现代性的根本价值，它包括三个方面，即作为科学的自由，

作为自我决定的自由，还有作为自我实践的自由。雕塑在不断

创新，包括创作样式和话语方式，我们怎样就可以不受意识形

态国家话语及资本运营的操纵，即参与其中又保持艺术自身的

规律？毕竟艺术自身的规律是艺术的元规律。现代性中也存在

各种多元跨界及高科技实验，其实任何新的实验也无法取代雕

塑艺术，因为雕塑艺术实际上是所有其它新的空间样式的母体。

雕塑时尚，与一般意义上的时尚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雕塑

中包含着永恒和现在两个基本要素，雕塑中的现代性问题，首

先是雕塑创作过程中永恒之美的分裂过程，同时通过这种分裂

过程完成对永恒的一种渴求。在一个对历史和公共生活丧失热

情和责任的时代里，时尚找回了部分热情，时尚并不纠缠于抽

象的存在问题，它同时是存在与非存在，因此、它带有更强烈

的现在感。时尚是转瞬即逝的，而艺术是永恒的。艺术与时尚

以各种手段和丰富的面貌实现着跨域界的不断合作，一夜之间

时尚与雕塑不再泾渭分明，以艺术为名衍生的时尚产物无所不

在。当置身于物质与艺术的双重感受时，人们已经很难界定，

究竟它是源于时尚的魅力还是因艺术的绽放而变得更加的璀璨

夺目。艺术与时尚本来就是一体，没有艺术时尚势必只是昙花

一现，失去时尚的艺术也无力诠释当下精神。蔡志松以先行者

的姿态，在雕塑艺术与时尚文化和时尚生活之中穿梭，给大家

提供了高品质的雕塑作品和高品味的生存型态，做着并不夸张

的各种表情，这没有艺术上的能力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时没有

经济上的实力也是万万不可能的。现代性的表情是一个复杂的

表情，它存在于时尚之中，生发于雕塑艺术的母体之内，我们

没有必要因为它的宽泛的概念，流动变化的形态，鱼龙混杂的

状态而对它忌讳如深。

蔡志松所取得的成功，是明心见性取得的，在这个“取得”

的过程中，他犹如修行者，在不断历练着自我的“心骨”。正

如蔡志松如是说：“人们由于长期被纷繁变化的现象所迷惑，

总是习惯性的不断缅怀过去，规划未来，很难放下所有的希望

与恐惧，安住于当下，用智慧之眼洞察事物的本质。于是便努

力地摆脱不喜欢的事物，抓取喜欢的事物。因此不自觉地把自

己投入到无尽的痛苦折磨之中，仿如飞蛾扑火一般。很少有人

清楚，努力避免痛苦的过程正是在不断地增加着自己的痛苦，

人们被一个又一个幻想驱使，不停地奔波。一些人在被误导的

价值观引领下，把无常当作永恒，把痛苦当作快乐，不惜以生

命与外界争斗，即便得到了短暂的利益，但纵观其轨迹，只不

过是一连串的喜悲交替罢了。”

蔡志松是理智的，他能够在纷繁变化的现象中保持清醒，

他的“取得”来自冷静，来自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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